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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ICQ上陌生異性情誼關係為切入點，探討了虛擬現實對人際傳播的影響。

研究表明，在虛擬現實的背景下，情誼關係在不同的階段呈現不同的特點。關係發展初

期，因為ICQ的特性，「關心—感動」、「想像—愛戀」、「調情—吸引」三種模式極大地

促進了人際交往，其效果根據使用者的特點而不同。關係進一步發展時，儘管電子存在、

無媒介、自我揭露等因素為關係的解放提供了有利條件，但故意欺騙或耍弄、信息自我

控制或選擇、性格不一致等信息失真的現象，以及使用者對ICQ持遊戲的態度，可能導

致關係的隨時失落。當關係從虛擬空間轉入物理空間時，失落的可能性增大，主要原因

是使用者幻想過多，期望值過高，雙方不瞭解等等。關係解體的方式比物理現實中簡單

和輕易。 

另外，一些利用虛擬現實特點的做法可能為個人帶來好處，卻不利於陌生人之間

的進一步互動，以致關係的最終失落。這種情形頻頻發生，容易使個人對在虛擬空間發

展新關係的信心產生動搖。作者暗示 ICQ可能更適合用於增加熟人之間的親密度。 
 

關鍵字： ICQ、人際傳播、虛擬現實、關係的失落、關係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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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現今網際網路（the Internet）上最流行的應用之一是即時通訊（Instant Messaging）

（以下簡稱IM），它致使人們上網時間急劇增加（Alvestrand, 2002）。ICQ作為最早誕

生的IM軟體（software）（由以色列軟體公司Mirabilis開發，於1996年11月正式在

網路上推出），在全球範圍內掀起了一股持續的熱潮。「ICQ」取自英語「I Seek You」

（我找你）的連讀發音。它集多項功能於一體，包括傳送即時訊息、傳送文件、聊

天室、新聞群組、收發電子郵件、發放手機簡訊等，最基本的特色是可以與在線上

的網友即時交談，如果網友離線，也可以留訊息給他。最新的版本還增加了音訊和

視訊的功能。 

作為一項新型的人際傳播工具，ICQ的人際交往與現實生活中有何不同？使用

者如何應付和看待由 ICQ帶來的新情境？ICQ令人際關係得到了解放還是恰巧相

反？ICQ所代表的是一種「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y）。本研究通過對ICQ上陌生異

性情誼關係的檢視，試圖了解虛擬現實背景下人際傳播的特點，並探討虛擬現實對

人際傳播的影響。此外，從傳播學角度對 ICQ進行的研究還不多，本研究亦希望為

傳統的人際傳播研究提供一個新視角。除了ICQ，IM軟體還有 AOL Instant Messenger，

Yahoo! Messenger，MSN Messenger，以及OICQ（中文軟體，主要在中國大陸地區使

用）等，它們的功能非常相似。因此，對 ICQ的研究結論可以推廣至其它相類似的

IM軟體。 

貳、文獻檢索 

IM是電腦中介傳播（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以下簡稱CMC）的一

種形式，而CMC本質上是在虛擬現實的背景下進行的傳播。虛擬現實這一概念的始

創者拉尼爾（Lanier, 1992）認為，「虛擬現實是現實的一個延伸」，「是一個真實的傳

播工具」，「不僅僅是與他人分享一些符號」，「比如你在虛擬現實中造一座房子，在

這個虛擬空間裏有另一個人和你在一起，那麼，你造的不是房子的一個符號或代碼，

你造的實際上就是一座房子」。一些學者認為，虛擬現實這個概念不是指一項技術，

而是指一個正在興起的傳播系統（Biocca & Levy, 1995）。在傳播學者比歐卡（Biocca, 

1992）看來，虛擬現實的概念是一個謎，它可以是一類由電腦控制的、具有多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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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的傳播技術，也可以是由電腦創造的一個環境，在那裏，使用者能感覺到一種「存

在」（presence），它還可以是電腦技術演變的目標。比歐卡進而指出，虛擬現實在傳

播學領域有很多方面可以研究，其中一個就是虛擬環境中的人際傳播。 

在虛擬現實的環境中，人們可以體驗到「電子存在」（telepresence），即通過某個

傳播媒介所感受到的存在。從電子存在的角度看，虛擬現實代表的是一種經驗。這

不僅把人們對虛擬現實的關注從技術硬體轉到了個人感覺上，而且具體化了虛擬現

實的分析單位——個人。虛擬現實其實是由個人把存在的經驗組合而成的（Steuer, 

1992）。一個令人滿意的虛擬環境有兩個特點，一個是「無媒介」（nonmediation）的

錯覺，或曰「媒介的消失」（disappearance of mediation），另一個是「社群感」（sense of 

community）。無媒介是這樣一種體驗：虛擬現實和物理現實（physical reality）的區別

在使用者的意識裏消失了。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在一個以文本為基礎的虛擬環境

裏，使用者會感覺到對方的存在。社群感則是通過虛擬現實上的互動，個人找到或

組成自己的興趣群體。埃弗拉德（Everard, 2000）這樣生動地描述：「（網路上的）人

們可以形成一種比在大街上更加親密的社群感」（頁126）。 

虛擬現實中的人際傳播究竟有什麼特點呢？首先來看看傳統的人際傳播理論。

著名的「帕洛．阿爾托學派」（Palo Alto Group）提出了傳統人際傳播的五項基本要理

（Watzlawick, Beavin, & Jackson, 1967），其中兩項與本研究密切相關。第二項要理認

為：每一次人際對話中，既有內容又有傳播者相互關係的存在，後者決定前者。內

容訊息的傳播一般使用語言符號（verbal sign），而同時進行的關係訊息的傳播，包括

接近、微笑、肢體和眼神的接觸，依賴非語言符號（nonverbal sign）。第四項要理認

為：人際傳播活動兼有數字碼（digital code）和摹擬碼（analogic code）。數字碼主要

是語言符號，有相對精確的意義，用於傳播內容訊息；摹擬碼包含大多數的非語言

符號，含義比較豐富，是關係訊息的載體。在一個傳播進行過程中，數字碼與摹擬

碼同時發揮作用，兩者不可分割，承擔了不同的傳播功能。將該要理與第二項要理

結合，「帕洛．阿爾托學派」得出如下結論：當人們用數字碼進行內容上的傳播時，

同時在用摹擬碼解釋他們的關係。根據這個關係理論，ICQ不應該成為建立親密關

係的良好渠道。因為在以文字為基礎的交流中，不能呈現非語言符號，缺少摹擬碼

的存在，傳播是不完整的。 

對網路上人際關係的研究，有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一種是「人際關係失落說」

（relationship lost approach），一種是「人際關係解放說」（relationship liberated 

approach）。「人際關係失落說」認為網上的人際關係是膚淺的、非個人的，而且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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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了敵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e.g., Beninger, 1987; Heim, 1992）認為，賽博空間

（cyberspace）只存在著社群的幻覺（illusion），而非真實的社群。支持「人際關係解

放說」的學者（e.g., Pool, 1983; Rheingold, 1993）則認為，CMC在很大程度上把人際

關係從物理空間的限制中解放了出來，並且為新的、真實的人際關係和社群的建立

創造了機會。 

「人際關係失落說」的主要理由是：CMC所能獲得的信息比面對面（face-to-face）

少很多。它被認為缺少很多傳統人際關係發展理論所強調的元素（Lea & Spears, 

1995）。傳統的人際關係理論認為，「社會暗示」（social cues）的相對缺乏和可能的反

饋延遲，會導致更多的不確定性（包括當事人如何表現、對方如何表現、如何解釋

這些表現等等），並使得減少這些不確定性變得更加困難。根據「不確定性減少理論」

（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如果人們不能減少這些不確定性，人際關係不是停止

發展，起碼也會減速（Berger & Calabrese, 1975）。另外，關係發展理論還十分強調外

表吸引力在一段關係中的重要性，尤其在發展男女浪漫關係中（Berscheid & Walster, 

1978），而關於外表的信息在 CMC的環境中是缺乏的。 

其它一些理論也傾向於支持「人際關係失落說」。「社會存在理論」（social presence 

theory）（Short, Williams, & Christie, 1976）和「社會背景暗示理論」（social context cues 

theory）（Sproull & Kiesler, 1986, 1991）認為，視覺和聽覺暗示的減少，會令使用者對

網路上的另一方降低認知和敏感度。這兩個理論通常被合稱為「暗示濾掉理論」

（cues-filtered-out approach）（Culnan & Markus, 1987）。 

達夫特和倫格爾（Daft & Lengel, 1984）提出的「媒介豐富理論」（media richness 

theory）認為，不同媒介處理信息的能力不同，「豐富」（rich）的媒介比「貧瘠」（lean）

的媒介更加適合處理具有社會敏感性或高智商的信息，以及進行說服、討價還價、

瞭解對方。CMC則被歸入相對貧瘠的媒介模型中（Daft, Lengel, & Trevino, 1987）。在

達夫特和倫格爾（1984）看來，相對貧瘠的媒介不是人際傳播的好載體，因此，CMC

被認為更加適合進行以任務為取向的活動，而在發展人際關係方面的作用是比較微

弱的。 

支持「人際關係解放說」較有代表性的是沃爾瑟（Walther, 1992）的「社會信息

處理理論」（social information-processing theory）。沃爾瑟首先認為，因為沒有進行充

分的實地觀察，早期支持「人際關係失落說」的實驗研究發現需要在概念和方法論

上做進一步的審視（又見 Culnan & Markus, 1987）。其實早在沃爾瑟之前，個別學者

已經從實地研究中觀察到「網路社群」（online communities）裏關係發展的一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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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tz & Turoff, 1978），以及CMC的使用者能慢慢適應新科技，由科技帶來的的生

澀感會慢慢減少（Kerr & Hiltz, 1982）。 

沃爾瑟進而強調，面對一個不具有視覺和聽覺暗示的溝通渠道，人們會為了消

除不確定性和發展關係而設法適應文本的暗示，以滿足自己的需求。他以電子郵件

為例，隨著時間的推移，電子郵件為積極的人際關係提供的機會並不比面對面的傳

播來得少。最主要是，不是 CMC不能傳達關係訊息，而是它需要更長的時間。一項

關於IM與親密關係的調查顯示，每日使用IM時間越長，使用者感受到越高程度的

親密（Hu, Smith, Westbrook, & Wood, 2003）。 

根據「社會信息處理理論」，首先，人們很自然地想與他人建立關係，這是「 關

係動機 」（relational motivators）。其次，CMC的使用者逐漸發展了一些技能來對文本

暗示進行解碼，以形成人際印象。一個具體的例子就是創造表情符號（emoticons），

比如用☺代表微笑。一項對「 泥巴」（MUD, Multiple User Dimension, Multiple User 

Dungeon, or Multiple User Dialogue）的研究發現，玩家逐漸學會用語言暗示來彌補非

語言暗示的缺乏，使用微笑以及「泥巴」所特有的表情符號次數越多，形成的人際

關係也越多（Utz, 2000）。基於這些因素，CMC的使用者能夠僅僅通過文本互動就形

成印象，得到相關的人際知識，並且發展關係。 

參、研究問題 

在亞當斯（Adams, 1998）看來，現有的人際傳播文獻沒有把「友誼網路」（friendship 

networks）中的感動、認知和行為的交換看作一個整體。而「背景」（context）—「外

在於某種友誼發展、維持、解體」的條件，則被認為是十分重要的（Adams & Allan, 

1998）。網路的參與如何令使用者對他們的友誼有不同的想法，研究者對此的關注還

不夠。於是亞當斯提出了幾個重要的有待研究的方向，與本研究密切相關的有以下

兩個： 

一、 參與者對該背景中的某個特定對象的存在以及這種存在的質量的明白程

度； 

二、 什麼樣的背景促進或破壞了友誼的形成和發展。 

本研究選擇ICQ上陌生異性的情誼關係為切入點，借此瞭解虛擬現實對人際傳

播的影響。選擇「異性」情誼關係，因為有文獻表明，異性之間通過 CMC發展起關

係的頻率大過同性之間（Parks & Floyd, 1996; Parks & Roberts, 1998）。異性關係可分為

三類，異性熟人，異性友誼，異性情愛（Sippola，1999）。本研究主要針對後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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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異性友誼與異性情愛。因為本次研究的目的並不想論證異性友誼與異性情愛的區

別，為了論述方便，本文把兩者合併起來，統稱「異性情誼」。選擇「陌生」異性的

情誼關係，因為這是完整地從ICQ上發展起來的一段關係，可以觀察到其全過程。

如果是熟人之間通過 ICQ做進一步的溝通，那麼起碼觀察不到情誼關係發展的最初

階段，而且不知道這些因素會使研究結果產生什麼樣的偏差。 

本文主要探討以下四個問題： 

一、 陌生異性是否容易在ICQ上產生情誼關係？為什麼？該問題是針對「人際關

係失落說」與「人際關係解放說」之爭而設計的。 

二、 ICQ上產生的情誼關係會如何發展？轉移到現實生活中，能否順利地發展下

去？為什麼？該問題緊承第一個問題，不僅可以進一步印證「人際關係失落

說」或「人際關係解放說」，而且回應了亞當斯所說的，什麼樣的背景促進

或破壞了該種關係的形成和發展。 

三、 ICQ上產生的情誼關係，一旦解體，使用者會採取什麼樣的策略？為什麼？

筆者希望藉此探知到虛擬現實中情誼關係的解體策略與物理現實中有何不

同。其特點和原因有助於進一步了解虛擬現實為人際交往帶來何種影響。以

上三個問題是按情誼關係發展的順序逐步深入的。 

四、 使用者認為 ICQ上產生的情誼關係是虛幻的還是真實的？為什麼？這個問

題是前三個問題的順勢導入。依照亞當斯的建議，研究使用者對虛擬現實背

景下的某個特定對象的存在以及這種存在的質量的明白程度。比如，ICQ是

否是令人滿意的虛擬環境？使用者對 ICQ上交友的態度是怎樣的？對這個

問題的回答，將最大程度地回應「人際關係失落說」或「人際關係解放說」。 

肆、研究設計 

ICQ風行香港。據網路調查公司 NetValue（2001）公佈的資料，香港是全亞洲

使用ICQ人數最多的城市。香港本地的綜合性青少年團體突破機構於 1997年9月至

10月進行的全香港首次青少年網上行為調查顯示，七成半的青少年曾參與「即時性

的網上對話」活動，而 ICQ則是最多受訪者使用的即時性對話工具，占了60.5%。這

一結果與 ICQ在香港開始蓬勃發展相呼應。在參與網上對話的人士當中，接近七成

表示曾經在網上結識對話夥伴。突破機構再次於1999年 11月至12月進行的一項「青

少年使用ICQ調查」發現，香港五成中學生已使用ICQ作為溝通工具。ICQ不單讓

青年少增強聯繫，更成為認識新朋友的途徑。另外，ICQ被視為一個自由發言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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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及能夠真正表達自己的地方。香港小童群益會於1999年1月對有上網聊天經驗

的在學青少年做的調查表明，最受歡迎的網上談話途徑是ICQ。 

早期涉及香港青少年使用ICQ的調查不乏啟發性，但有些方面值得商榷：第一，

以問卷調查為主要方法。定量研究固然有其可取之處，但畢竟不能對某種新的傳播

現象做全面深入的瞭解，即不能解釋諸多「為什麼」。更何況，很多研究採用了網上

問卷自行作答的方式，普遍性（generalizability）比較低。第二，所用數據來自 ICQ

發展的早期階段。時至今日，ICQ的使用幾乎普及香港年輕人群體，相信新的研究

會有新的發現。第三，在內容上，沒有深入到使用者的具體認知、態度和行為模式。 

本研究設計了兩種互為補充的定性方法：深入訪談和文本分析。深入訪談採用

了答問式訪談和敘述式訪談相結合（Lindlof, 1995）。筆者事先設計了一系列開放式的

問題，逐一向各位受訪者提問。答問式訪談因其標準化而有很高的可比性，把研究

者的個人影響降到了最低，在收集數據方面更有效率。同時，筆者根據每個人的具

體情況，對一些特殊經驗或事例，要求受訪者以講故事的方式詳細闡述。此外，筆

者還向每一位受訪者索要部分ICQ談話記錄。若對方不同意，便僅進行訪談部分。 

本研究以香港年輕人為研究群體，樣本年齡集中在讀大學以上，主要原因有三

個。其一，以往幾項關於 ICQ的研究，年齡跨度是 12至 29歲。而調查結果顯示，

大部分參與上網活動的是中四及中五的學生（香港小童群益會，1999）；超過一半的

上網人士年齡在20歲以下，此類人士經常上網及參與網上對話的比率高達85.8%（香

港突破機構，1997）。由此類推，到了2002年本次研究進行時，曾經的研究對象群基

本到了讀大學的年齡。令該群體繼續成為研究對象，可以使本次研究具有一定的繼

承性。其二，ICQ自1996年11月正式在網路上推出，到本次研究進行時，已有近6

年的歷史。在網路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一項技術度過了 6年的生命，不能不說是

成熟的了。而伴隨著它長大的昔日的中學生，也早已邁入了大學校門，有的甚至已

經走出了象牙塔，踏上了工作崗位。使用者不再被好奇心或新鮮感所支配，相反，

對於 ICQ，他們有了認真的反思。其三，大學以上年齡的受訪者對情誼關係的認識

理論上應該比中學生更加成熟。 

本研究的數據取自 2002年上半年，樣本的選擇採取招募和滾雪球的方式，主要

由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不同專業的學生組成。筆者對訪談對象的要求是：

在 ICQ上有過與陌生異性交往的經歷。在訪談邀請裏同時寫明，該項研究的目的是

瞭解人們利用ICQ與陌生異性交往的特點。樣本來自三個方面： 

一、 筆者向一門擁有百人的課發出訪談邀請。這門課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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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學院面向全校學生開設的通識課，學生來自除本學院以外的其它各科

系。發出邀請後，3女1男共4個符合要求的學生自願接受訪談。 

二、 作為對第一方面樣本在專業上的補充，筆者向該學院所有本科生發送訪談

邀請電郵。共有13個學生回了電郵，經電話篩選，確定了其中1女1男

共2個訪談對象。 

三、 採用滾雪球的方式找到6女8男共14人。具體分佈見表1。 

 

表1  樣本分佈 

 專業 人數 

新聞傳播 3 

中文 2 

宗教 1 

音樂 1 

社會科學／人文 

文化研究 1 

8 

工商管理 3 

計量財務 1 

商科 

金融服務 1 

5 

系統工程 3 工科 

信息工程 2 
5 

醫科 護理 1 1 

 

本研究共有20個受訪者與筆者分享了使用ICQ的經驗，他們的年齡跨度為19-34

歲，平均年齡22.45歲，性別比例均衡，10男10女。在這20人中間，除了兩個現在

使用ICQ的頻率比以前有所降低，一個已經不常使用ICQ，其餘17人每天都會使用

ICQ。ICQ上的聯繫人名單數（包括現實生活中認識的與 ICQ上認識的）從 10個到

1000個不等，其中，13個人的聯繫人名單數在100個以上。即使兩個自稱如今較少



 
 

「虛擬現實」之人際傳播浪漫ICQ  39 

- 39 - 

使用 ICQ的受訪者，聯繫人名單數也在 200個以上，其中一個還曾經高達 700個。

這些受訪者使用ICQ的時間從1年到 6年不等，平均為4.4年。可以說，這 20個受

訪者都是（或曾經是）ICQ的重度使用者。這些人或多或少都反思過自己在ICQ上

的交友行為，認為 ICQ在他們的生活中起了某些重要的作用。此外，5個受訪者向

筆者提供了他們的ICQ對話實錄。受訪者簡貌見表2。 

 

表2  受訪者簡貌 

 性別 年齡 專業 年級 使用
年數 使用頻率 聯繫人數目 

Lai 女 19 新聞傳播 本科一年級 5 每天 100／300 

Mak 男 20 新聞傳播 本科一年級 5 每天 100／300 

Jessica 女 24 新聞傳播 研究生畢業 6 每天 400 

小樹 女 21 中文 本科三年級 4 每天 70／100 

Jennifer 女 22 中文 本科三年級 2 每天 200 

Sam 男 22 宗教 本科二年級 5 少 200／700 

Martin 男 23 音樂 研究生一年級 6 每天 200 

小龜 女 24 文化研究 研究生一年級 5 每天 200 

瑩瑩 女 19 工商管理 本科一年級 4 每天 50 

阿珊 女 21 工商管理 本科三年級 4 每天 30 

Angela 女 22 工商管理 本科三年級 5 少 200 

小強 男 22 計量財務 本科三年級 5 每天 200 

Joyce 女 22 金融服務 本科二年級 2 每天 幾十個 

Ray 男 20 系統工程 本科二年級 4 每天 100／130 

Tony 男 21 系統工程 本科二年級 4 每天 200 

Harry 男 21 系統工程 本科二年級 5 每天 100／150 

Kevin 男 20 信息工程 本科二年級 4 每天 5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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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瑜 男 31 信息工程 博士後 6 每天 15 

Lillian 女 34 護理 教學助理 1 無 10 

蟲蟲 男 21 自修 自修 6 每天 80 

 

註：表中，「使用年數」代表受訪者使用 ICQ的年數；「使用頻率」代表受訪者使用

ICQ的頻率；「聯繫人數目」代表受訪者在 ICQ上的聯繫人名單數；「／」前面

的數字代表受訪者在受訪當時的聯繫人名單數；「／」後面的數字代表受訪者曾

經達到過的最多聯繫人名單數；單一的數字（無「／」）僅代表受訪者在受訪當

時的聯繫人名單數；「+」代表受訪者有兩個 ICQ帳號，其前後的數字分別代表

每個帳號在受訪當時的聯繫人名單數。另外，文中出現的所有訪談對象的名字，

均徵得了當事人的同意。同時，為了最大程度地保護訪談對象的隱私，特略去

訪談對象所屬學校的名稱。 

伍、研究發現 

一、 ICQ情誼關係之產生 

研究表明，陌生男女很容易在ICQ上迅速產生感覺，甚至建立起超出一般友誼的情

愛關係，主要表現在對 ICQ上未曾謀面的一方有強烈的期待和心動。 

 

放了學，在 ICQ上看她在不在，如果不在，可能會一直等她上ICQ⋯⋯

有一段時間，我一放學就會抱住ICQ，看她在不在那裏。（Mak） 

 

開了ICQ，你會希望見到這個人出現。就像你打開信箱，想收到一封

情書，或者你回到學校，想見到你想見的人。（Jessica） 

 

這些回答令筆者質疑「帕洛．阿爾托學派」（Watzlawick, Beavin, & Jackson, 1967）

的理論。在ICQ上的人際傳播，只有數字碼，沒有摹擬碼，傳遞情誼關係的效果理

應比較弱（一些少量的表情符號，因為是統一固定的，含義比較單調，稱其為數字

碼也不為過），為什麼竟可以令使用者迅速產生情誼？ 

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三種模式在起作用：「關心—感動」模式，「想像—愛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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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調情—吸引」模式。這三種模式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交織著，共同推進了

陌生男女在ICQ上快速產生情誼關係。 

（一）「關心—感動」模式 

研究顯示，情誼關係經常在這種時候產生：當一方遇到困難，另一方以安慰者、

鼓勵者的身份出現，遇到困難的一方頓時心生好感，或者產生愛慕嚮往的情愫，或

者猜測對方是否也有同樣的感覺。一般情況下，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在這種時候產生

愛的感覺。這在理論上是可以找到依據的。馬斯洛（Maslow, 1962）對「愛」的分類

中，其中一項是「缺乏的愛」（deficiency-love），來自個人的需求。人們之所以會在

ICQ上「墜入愛河」（fall in love），因為對方的關心使自己的心理需求得到了極大的

滿足，從而產生愛的感覺。 

在所有受訪者當中，最容易產生ICQ戀情的要數商科二年級的Joyce。當筆者問

她會不會頻繁地在ICQ上墜入愛河時，她大叫一聲「當然會啊！」Joyce曾在ICQ上

認識一個法國男孩，「我會織一個頸巾寄給他，我有什麼好的東西就寄給他⋯⋯我幻

想過去法國。從認識他到我感覺愛上了他，大概一個星期左右。」 

儘管 Joyce接觸 ICQ比較遲，但投入相當快。在不到兩年的玩 ICQ的歷史中，

她曾整整一個星期不上學，從早到晚一直泡在ICQ上。為什麼Joyce這麼瘋狂地迷戀

ICQ呢？Joyce說她喜歡在ICQ上認識一些外國或外地的朋友，因為「從ICQ裏感受

到不同地方的人的性格很不同」，這點令她覺得有趣。護理專業的教學助理Lillian也

有同樣的看法：「如果想了解不同的文化，ICQ是一個很好的渠道」。 

「告知」固然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但使 Joyce迷戀ICQ更重要的原因是，在 ICQ

上可以得到「認同」（inclusion），而這份認同正是 Joyce尤其需要的。Joyce的背景比

較特殊。她的家人不贊同她讀大學，為了得到生活費，她同時做好幾份兼職，非常

辛苦。她中學的同學大多已經工作了，很少聯繫；大學班上的同學多數是男生，她

又是個很害羞的人，不會主動與人交往。綜合以上種種因素，Joyce有這樣那樣的煩

惱，在現實生活中沒有人能夠傾聽，而ICQ上的朋友卻十分願意聆聽她的傾訴，會

關心她，給她帶來安慰，有時甚至是愛的感覺。現實生活中缺乏關心和愛，就轉移

到ICQ上去尋找，這正符合了馬斯洛「愛」的理論。 

同為女性的Lillian和 Jessica也有類似的感受。 

當時我自己有一些不開心，他來安慰我。每次我們開始ICQ時他都

會問我，這次心情會不會比上次好一點啊，你的不開心會不會少一點啊。

他會問我的近況，問我的感受。我覺得他是一個很貼心的朋友，值得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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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lian） 

 

他會哄你啊⋯⋯你會覺得這個人可以依賴。起碼你不開心時有人理你，就

好像你是一隻小貓，你不舒服了，有個主人摸一下你啊，這麼一種感覺。

（Jessica） 

 

在訪談中，男性同樣遇到過這樣的關心。 

 

有點什麼不開心，會想與她聊一下，看她有什麼看法，她會安慰我。（Mak） 

 

很親密的感覺。譬如她會關心「最近怎麼樣啦」，「你很忙，要注意身體」，

或者，她知道香港會冷的時候，「穿多件衣服呀」，或者問一下你「現在在

做什麼呀？」⋯⋯好像一個身邊的朋友一樣，不過就是在網上、在ICQ

裏面。（Martin） 

 

當時是一種非常的關心。我關心她，她又關心我。大家好有默契，每一天

哪段時間上網開ICQ。什麼都說，日常生活的，不開心也說，開心也說。

（蟲蟲） 

 

擁有信息工程專業博士後頭銜的阿瑜，是使用ICQ的元老級人物，從ICQ創始

之初起就開始接觸這項通訊工具。他半開玩笑地說，在 ICQ上與一些異性的關係「很

曖昧」。比如與其中一個女孩保持了三年左右的情誼關係，至今兩人還在聯繫著。阿

瑜承認，有「模模糊糊的愛情的感覺」。以下是阿瑜與該網友的兩段ICQ對話實錄（原

文英文部分由筆者翻譯成了中文）。 

 

 

對話一： 

網友：今天沒有去上班，因為拉肚子呀 

阿瑜：哦，真糟糕⋯怎麼回事？吃了不乾淨的東西？要當心身體，我的朋

友，我真為你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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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不知是不是喝了奶茶 

阿瑜：那你現在感覺如何？好一點了嗎？要不去看醫生？ 

網友：看了醫生好了好多啦，謝謝☺ 

阿瑜：不要謝我，只要當心身體啦 

網友：☺ 

阿瑜：:-) 

對話二： 

網友：真頭痛 

阿瑜：不要難過了，無論如何，是你公司的問題，你不該把它帶到家裏來

嘛☺ 

網友：是啊 

阿瑜：那就開心點吧:p 

網友：☺ 

阿瑜：喜歡看到你笑☺ 

 

從上面的對話可以看出，人們在 ICQ上經常使用表示關切的話語，而被關心的

一方也樂意接受這種關心，形成良好的人際互動。應該說，「關心—感動」模式不是

ICQ上的人際交往所特有的，現實生活中，一方表示關心，另一方也可能被感動。

但這種模式在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作用和效果與在ICQ上是很不同的，主要表現在以

下幾個方面： 

首先，現實生活中，陌生男女之間很難互相表示關心，而在ICQ上，「關心—感

動」模式得到了最迅速的應用，無論男女都能很輕易地把自己的關心施展出來。這

主要是因為 ICQ即時和匿名的特點。關心的付出者可以即時得到對方的反饋，接受

或不接受，喜歡或不喜歡，很快便可以感知到，從而做出適當的反應。既使遭到冷

落，付出關心的一方也不會感到尷尬，因為一切都是匿名進行的，這使得人們在付

出關心時比較放鬆。 

其次，現實生活中，陌生男女之間即使要表示關心，一般也會選擇比較含蓄的

方式，比如採取一些實際行動，而不像在 ICQ上那樣，毫不掩飾地以直接的話語來

打動對方。無拘無束、天馬行空的言辭可說是ICQ的一大魅力。 

再次，這種關心雖然來自陌生人，卻直接自然得彷彿是身邊的熟人，但同時，

那個人在虛擬現實的另一端又始終蒙著神秘的面紗。在沒有其它元素（如外貌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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醜）可被獲知的情況下，被關心的一方自然會比在現實生活中更快更容易地投入感

情。 

（二）「想像—愛戀」模式 

墜入愛河經常發生在一方相信他／她被對方喜愛著，並且相信對方擁有令他/她

喜歡的性格的時候，至於是否產生生理上的興奮，物理空間上是否在一起，這些反

而不重要（Aron, Dutton, Aron, & Iverson, 1989）。正如這個愛河理論，ICQ給使用者以

充分的想像空間。陌生男女雖然在物理空間上隔得很遠，但純粹的文字交流卻可以

激發人們的想像。 

在使用 ICQ的短短一年時間裏，Lillian曾多次對對方有過想像。有一次她就這

樣想：「他這樣關心我，會不會也是一個機會呢？給自己或者給他？」這麼一想，她

的心就活絡起來了。 

Mak是新聞傳播專業的新生，在ICQ上與異性交往的經驗最早來自中學時期。

那時他讀的是男校，很少有機會在現實生活中接觸女孩，所以ICQ成了他結識女孩

的絕佳途徑。Mak有一個習慣，喜歡關注對方發佈在 ICQ上的個人信息，並會對著

該信息產生聯想。「我覺得這裏有小小的互相猜度，互相想像。比如說，有時她會放

一些歌詞⋯⋯歌詞裏有『好鍾意你』啊，就會想，啊，究竟是不是說我呢？」 

ICQ上的使用者不僅相信他／她被對方喜愛著，同時腦海裏會產生對對方形象

和性格的建構。 

 

沒有見過他的樣子，於是想像中覺得他好好好好啊。（瑩瑩） 

 

始終有種幻想，他是怎麼樣的呢？所以始終有興趣與他談。（小樹） 

 

我投入了，因為她建構了我心目中一個理想的愛人。（Kevin） 

 

其實，想像不完全是單方面形成的，也與對方提供的信息有關。Jennifer認為，

在 ICQ上因為不知道對方的背景，也見不到真實的樣子，對方可以把自己最好的一

面呈現給她看，使她很容易對其產生好感。這裏，就涉及到信息自我控制或選擇的

問題（將在第四個研究問題裏做詳細闡述）。 

「想像—愛戀」模式當然在現實生活中也有應用，但所借助的渠道和發生反應

的程度也是不同的。現實生活中，看到對方的表情，感受到對方的語氣，聯想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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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並不大。而ICQ上，聯想的空間可以說是無限的。任由自己的喜好建構出來的形

象，一定是最完美的，愛意的產生也就太自然不過了。 

（三）「調情—吸引」模式 

訪談對象均表示，在 ICQ上，男女之間肉麻的話很容易說出口，或者很容易進

行調情。與Mak同為新聞傳播專業的一年級女生Lai舉了個典型的例子：「我昨晚說

『過一會兒會去小賣部，要不給你買點東西上來，你想要什麼呢？』，這個男孩就說

『我想要你』。可能他是在說笑，但在我這邊，我看不到他嘛⋯⋯多次這樣以後，咦，

是不是真的呢，這樣就會越來越嚴重，越來越自己都以為是真的。」 

請看以下兩段ICQ對話實錄，分別來自兩個不同的受訪者。其中的男性都對女

性說了「乖」這個字，而女性似乎也並不排斥陌生人在 ICQ上與她調情。而在現實

生活中，陌生男性對女性說這樣的話，可能被認為是耍流氓，或性騷擾。另外，可

以看到，用電腦鍵盤敲打出來的表情符號，如☺，:p等等，在 ICQ的調情過程中被

頻繁使用，對情誼關係的發展起到了助燃劑的作用。 

 

對話一： 

網友：你叫什麼名字 

Jennifer：Jennifer 

網友：乖，乖，Jennifer乖 

Jennifer：☺ 

對話二： 

網友：我現在知道七喜及雪碧嘍（治腹瀉）☺ 

阿瑜：哈哈，我勸你不要去試這個，因為我不相信這種方子:p 

網友：☺ 

阿瑜：☺還是老老實實吃藥啦 

網友：是啊 

阿瑜：乖啦:p 

 

以上三種模式：「關心—感動」、「想像—愛戀」、「調情—吸引」，導致使用者在

ICQ上迅速產生情誼關係。當然，在訪談中，筆者也發現，是否容易在ICQ上迅速

產生情誼關係，還與使用者的性格、專業背景、社會屬性、介入程度以及使用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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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關。 

商科畢業班的阿珊自稱「比較現實」，她玩ICQ的目的就是結識新朋友，一旦認

識了就很快地主動約出來見面，「就算有人很關心我，發一些訊息過來，我都覺得沒

什麼的，我看完就算了，沒什麼感覺。」同為商科畢業班的小強也表示自己是感情

「慢熱」的人，很難在ICQ上墜入愛河。「我不是一頭可以栽進去的那種人⋯⋯我對

感情的想法是，無論怎麼樣，這兩個人要接觸過⋯⋯不是說接受不了，覺得還是要

兩個人在一起才能夠發展。所以我基本上不會在網上有什麼感情的發展，很難。除

非她真的非常吸引我，而且我還是需要面對面的。」 

Harry是系統工程專業二年級的學生。他認為純粹的文字交往並不能引起他的想

像。比方說，某女的ICQ暱稱是「汪洋中的一條船」，Harry就接受不了。「我本身是

一個比較實際的人。」因此，即使對方非常關心他，「最終還是要見過面，真真正正

覺得這個人是不是真的可以交往。」同為系統工程專業二年級的Tony在ICQ上與陌

生女孩聊天時，主要的話題是電腦技術，從不談論私人的事。在 Tony看來，對方既

然不認識他，就沒有什麼意思聊得很深，在 ICQ上產生愛意更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在Tony眼裏，電腦只是一項工具，「好像對電腦沒什麼感情，自己的感受比較低。」 

儘管各學科背景的學生均有在ICQ上墜入愛河的實例，但有跡象表明，工科的

學生較不容易在ICQ上墜入愛河。另一位系統工程專業二年級的 Ray對此的解釋是：

一，雖然工科學生成天掛在電腦上，但主要做與專業有關的事，比如編寫程序；二，

他們比其它專業的人更加清楚電腦是如何運行的，了解了其背後的技術，電腦在他

們眼里就失去了浪漫色彩。這種推測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普遍說來，ICQ很容易令陌生男女迅速產生情誼關係。在20個受訪者當中，有

14人表示曾經在ICQ上有過墜入愛河的感覺，只有6人表示不會輕易在ICQ上動心。

這說明，純粹在ICQ上，人際關係存在著解放的巨大可能。當然，使用者以得到他

人的認同為主要使用目的，比以單純獲取信息為主要使用目的，更加容易在 ICQ迅

速上產生情誼關係，亦介入得更深。女性比男性更加容易投入。對現實生活中從未

談過戀愛的人，ICQ更具有強大的誘惑力。 

但這種僅僅停留在ICQ上的人際關係的「解放」，是否是真正的「解放」呢？一

旦該關係轉入現實生活中，又會如何發展呢？沃爾瑟與帕克斯（Walther & Parks, 2002）

認為，網路上產生的關係不會只停留在網路上，隨著關係的發展，許多會轉移

（migrate）到面對面的情境中。這種首先在網路上見面而後轉移到網路下的關係被

稱為「混和模式關係」（mixed-mode relationships）。一些實證研究也發現了關係的轉



 
 

「虛擬現實」之人際傳播浪漫ICQ  47 

- 47 - 

移，比如，三分之一在新聞群組上發展了某種關係的人逐漸在現實生活中見了面 

(Parks & Floyd, 1996)，38%從 MOO（泥巴的變種語言，multi-user-dimensions, 

object-oriented）上發展起來的關係逐漸轉移到現實生活中 (Parks & Roberts, 1998)。但

這些定量研究只是給出了數據，並沒有深入探討關係轉移以後是何種結果，什麼原

因導致這種結果。而這些恰好對理解虛擬現實人際傳播的特點很有幫助。從 ICQ轉

移到物理空間中，情誼關係還會不會是「解放」，這就是第二個研究問題所要討論的

內容。 

二、ICQ情誼關係之發展 

在 20個受訪者當中，有 14人與 ICQ上產生情誼關係的另一方見過面，而且個

個都有過「見光死」（見面以後關係即告完結）的經歷。為什麼從ICQ上走下來，容

易遭遇見光死呢？主要有兩個原因：外形上的落差，感覺（言談舉止）上的落差。 

威索基（Wysocki, 1998）認為，網路上的雙方在現實生活中見面後，導致失望的

原因是：一方或雙方在敘述自己時，沒有說實話，而多數的謊言則是集中在對自己

外貌／外形的描述上。關於外形上的落差，Joyce的經歷最具有代表性。Joyce向筆者

描述了她的一次「恐怖」經歷。在見面前，那名網友自稱長得還可以。「我見到他時，

嚇了一跳—好恐怖！」Joyce一副哭笑不得的樣子。「好恐怖啊！」她又強調了一次，

顯然那次經歷給她的印象實在太深刻了。「他的嘴好大啊，眼是灰色的，這樣的」，

Joyce把雙手放在自己的眼角，使它們耷拉下來一些，以模仿那個男人的醜陋狀，「好

像一個加菲貓啊，好恐怖！滿臉都是暗瘡。他的樣子瘦瘦的，像猴子一樣，好恐怖！」

Joyce邊笑邊模仿，幾乎笑得氣絕。「我站在這裏，他拍拍我的肩，我回過頭去，哇！

但我好鎮定，哦，原來是你啊。然後出去吃飯。他好噁心，吃完飯就擠暗瘡，然後

又剔牙，哦，好噁心。我只好低頭吃，心裏想，好可怕，快點走啊。就是這樣結束

了。」 

但在訪談中，筆者發現，像 Joyce遇到的外形落差如此巨大的情況並不很多見。

更多的時候，是「感覺」不對，也就是見面後的感覺與在ICQ上的完全不同。 

在ICQ上面覺得他是一個很有趣的人，講話很風趣的，而且還很關心你

的，但真實呢，就覺得他完全還是一個小男孩，還好幼稚，不懂得關心你。

（Lai） 

 

我一開始覺得她人很好，聊過之後，興趣都很合，但出來之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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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這個人動作很大，很粗魯。（Harry） 

 

你如果一生一世與這個人都是做網路上的朋友呢，可能你一生都不 

會發現待人接物的方法⋯⋯出來後，就不是了，他會好粗魯都可能。

（Jessica） 

 

阿瑜也不認為外貌決定一切。他認為主要是網上的感受與真實生活中有差別，

而他對對方的期望值又太高。他曾經對ICQ上的一個女孩子產生過好感，兩人也互

寄過照片。見面後，阿瑜很快就認定自己不能接受她。「我覺得文字與真實生活有一

定差距⋯⋯比如說，我看到一段文字，我可以想像她說這話是什麼表情，或者很溫

柔啊⋯⋯因為我看不到她說話的語氣，我可以接受。但當你加入這些元素的時候，

可能不一定會接受⋯⋯」兩人僅相處了兩個星期，阿瑜就提出分手了。 

以上兩種原因可以歸結為一點：見面後，發現了在ICQ上發現不了的東西，與

自身的期望形成了一個落差。心理學家特克爾（Turkle, 1995）在其著作《虛擬化身》

（Life on the Screen）一書裏指出，缺乏與之交談的那個人背後的真實資料，一切互

動都是以打字在沈默中進行，同時又沒有視覺線索，這一切都鼓勵著投射。這種情

勢導致誇大的喜與憎，導致理想化與醜惡化。因此，當人們親身會晤他們的虛擬情

人時往往會感到失望或困惑。在談到ICQ另一端的那個人時，訪談對象不斷地使用

「幻想」、「想像」、「理想」這樣的詞來描述，看來「都是幻想惹的禍」。與其說愛上

了對方，不如說愛上了自己建構的那個人。 

 

見過面之後就沒這個感覺了⋯⋯他與我想像的不一樣。（瑩瑩） 

 

出來見了不是我想像中那麼好。（Martin） 

 

我發覺自己原來好傻，你會對他有好多幻想，但不是真的，一個都不是的。

（Joyce） 

 

每個人在ICQ裏都有一個幻想，對方好靚，好溫柔，好完美，基本上都

是，但出來後，現實狀況是，我當時發現了她的缺點，缺點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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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最重要的是，明白到我追求的不是她這種類型。（蟲蟲） 

 

除了上述的原因，另一些見光死純粹是因為在 ICQ上的交流太過膚淺，沒有花

時間去瞭解對方的性格。前文提到，阿珊約見網友的速度是閃電式的，在根本不了

解對方的情況下，與5位ICQ上的異性朋友見了面，結果自然是連遭滑鐵盧。 

雙方在ICQ上認識後，很快約出來見面，情誼關係準確地說不是從ICQ上開始

的，ICQ只是提供了一個認識人的渠道。在這種情況下，成功發展成男女朋友關係

的，有僥倖的成份，或者說偶然的因素。商科畢業班的 Angela，中六的時候身處女

校，沒有機會認識男生，覺得在 ICQ上結識男生很神秘。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一天

晚上她突發奇想，誰第一個在ICQ上和她聊天，她就立刻約他出來見面。於是，她

的初戀情人出現了！Angela在自認為掌握了對方的基本信息後，第二天就和他見了

面。「見了面以後感覺很好，以後就常常用ICQ繼續聯繫。」儘管如此，Angela並沒

有立刻與那位男生發展戀愛關係，而是一直以好朋友的方式交往。雙方逐漸了解了

對方更多的資料，發現比較合得來，半年後才確立了男女朋友關係，到本次訪談進

行時已經有三年多了。只能說，Angela比那些見光死的幸運，初次見面的感覺恰好

對位了。而認識以後的交往方式與現實生活中認識的男女朋友談戀愛沒有什麼分別。 

貝克爾（Becker, 1985）認為，人們只能用傳統的方式尋找對象，比如在教堂、

學校、鄰舍、工作場所。斯馬特（Smart, 1985）的觀點則剛好相反，她認為，人們同

樣可以通過一些非傳統的方式，比如徵婚／徵友廣告、電腦約會、單身俱樂部等尋

找到「另一半」。本研究的發現部分支持了斯馬特的看法，即人們也可以通過虛擬現

實來尋找另一半。但 ICQ上產生的情誼關係在見面後能否持續下去，則很難有一個

定論。我們只能觀察到一些比較重要的影響因素，比如幻想所占的比重是否過大，

期望值是否過高，雙方是否瞭解等等。深入的 ICQ上的交往容易導致深入的幻想，

而一旦幻想與現實偏差太大，見光死是必然的。若在 ICQ上的交往是膚淺的，見面

後更可能因為發現性格根本不合適而終結這段關係。整體來看，情誼關係最終的發

展結果並不十分理想。這說明貝克爾的觀點更加具有普遍適用性。 

 

三、ICQ情誼關係之解體 

在現有的研究裏，很少涉及到電子友誼（electronic friendships）的解體（dis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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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disengagement）（Adams, 1998）。當產生於虛擬現實的情誼關係解體時，當事人會採

取什麼樣的策略？與產生於物理現實的情誼關係解體有何不同？ 

關於關係解體的研究，一般有兩種視角。一種是事件解體法（disengagement- 

as-event perspective），即對某個現象作為單一事件的概念化。它主要由兩個中心問題

來描述：分手的前因（antecedents of break-ups）與分手的後果（consequences of 

break-up）。另一種是過程解體法（disengagement-as-process perspective），即對一段時

間內的過程的概念化。它主要提出以下兩個問題：（1）有沒有明顯的關係解體的階

段？（2）關係雙方如何完成解體的？在巴克斯特（Baxter, 1985）看來，要完整地理

解關係解體這個現象，事件解體法固然重要，過程解體法亦是同樣必要的。在一段

關係的解體過程中，當事人會反覆地試圖去減少或終止關係，循環往複，在不同階

段使用不同的策略。因此，巴克斯特把分手的過程看作一個「軌道」（trajectory）。本

研究對關係解體的理解，即採用了巴克斯特所說的過程解體法，不侷限於某一具體

事件，而著重看其過程，以及當事人所採取的策略。 

在訪談中，筆者發現，通過ICQ建立起來的情誼關係，一旦解體，當事人基本

上採取巴克斯特所認為的間接策略裏的「漸漸疏淡」和「抽身而退」。漸漸疏淡是巴

克斯特提到的雙方間接策略的一種，即雙方都暗暗地意識到親密關係已經結束。這

是ICQ上情誼關係解體採用較多的一種策略。 

 

剛開始的時候，一上網，見到他一定要聊天，見不到他都會留口訊。但到

後來，兩個都出現才會聊天。然後就算出現也不聊天了，兩邊都沒意思要

聊。（瑩瑩） 

 

合不來的慢慢自己就會疏遠了。（Jessica） 

 

慢慢淡開⋯⋯久而久之就淡了，不知說什麼好。（蟲蟲） 

 

其次是抽身而退。對應巴克斯特提到的分手形態，這屬於單方間接策略的一種，

即找各種藉口避開對方或減少與對方的接觸。這種單方有意冷落的策略在ICQ的情

誼關係解體中也較為常見。信息工程專業的 Kevin表示，如果他不想再繼續情誼關

係，就會對對方發過來的訊息採取不理會的態度。Kevin同樣也遭受過對方的冷遇，

「她覺得我不是她心目中的對象，就不再理睬我了，與我隔絕，完全地隔絕，I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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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沒有回應，所有的訊息她都不回。」 

 

拖著拖著，這一天沒空，那一天又沒空，然後少說點話，就會逐漸淡了。

（Lai） 

 

他問我可不可以打電話給他，我說我不舒服。（Joyce） 

 

她說喂喂，問我一些問題，我就敷衍她兩句。（Harry） 

 

常是敷衍。如果他說，不如下次一起出來啦，我就說，噢，看一下時間合

不合適啦。（阿珊） 

 

儘管在面對面的人際傳播中，很多人也會採取漸漸疏淡或抽身而退兩種間接策

略，但實際操作難度比較大。ICQ在虛擬現實的情誼關係解體中起到了天然屏障的

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如果兩個人都有心中斷關係，那麼 ICQ是最佳工具，因為當事人不需要

直接面對雙方的關係，只需要在ICQ上悄無聲息，或者對對方ICQ帳號的存在視若

無睹，就宣告了關係的自然終結。現實生活中，兩個情誼關係剛剛解體的人抬頭不

見低頭見，很難做到真正的視若無睹。ICQ上，因為對方的存在可以僅僅被看作是

一個虛擬的帳號，而不是活生生的有感情有思想的人，所以，使用者幾乎沒有什麼

感情負累。 

如果是單方面想中斷關係，但又不想直接說出來，一般有三種做法，一種是找

藉口敷衍，一種是乾脆不加理睬，另一種最絕也最徹底，讓自己永遠消失在對方的

ICQ聯繫人名單裏，無論哪種都很有效。ICQ上沒有現實生活中各種強烈的關係紐

帶，說到底是兩個虛擬的帳號在聯繫著，這種聯繫是極其微弱的。所以，當一方有

意冷落時，另一方基本會知難而退—也只能這樣。又因為 ICQ的遮掩，對有意冷落

的一方來說，既省去了很多口舌，又可避免直接提出分手時的尷尬，而且對方看不

到你真實的表現，猜不透你真實的想法，很好地保護了自己。但是單方的抽身而退

會使另一方對ICQ交友產生虛幻感，或不信任感（將在第四個研究問題裏做進一步

的詳細闡述）。 

當然，也有個別受訪者表示，他們會採取「既成事實」的方法來中斷關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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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明確表示關係發展到這個地步已經無法挽回，這是巴克斯特所認為的單方直接

策略的一種。本次研究中，只有兩個人曾經試過這種策略，效果都不甚理想，因為

太直接，當事人會感到尷尬或產生心理負擔，亦可能引起對方的不滿，從而被對方

死纏爛打。阿瑜就是直接向對方提出分手的，但事後他認為「挺尷尬的」。Jennifer

在堅決拒絕網友做男女朋友的要求後，遭到了對方的苦苦糾纏和自殺威脅，時間長

達三個月。她事後想起來，覺得被騷擾得「很慘」。 

四、ICQ情誼關係之虛幻與真實 

（一） 虛幻 

對 ICQ上的情誼關係，使用者持何種態度呢？在 20個受訪者當中，有 15人認

為 ICQ上的情誼關係是虛幻的。主要原因是信息失真，包括故意欺騙或耍弄、信息

自我控制或選擇、性格不一致等等。 

1.信息失真—故意欺騙或耍弄 

上文提到過，小強的性格比較穩健。在他看來，在ICQ上認識男女朋友的模式

還是「太新」，他始終對此抱有一種懷疑的心態。這種態度不是空穴來風，一次被愚

弄的經歷令小強對ICQ上的交友產生了虛幻和不信任感。對方是個女孩，主動要把

自己的照片發給小強看。結果她發給小強一張很醜陋的女演員的照片。「我和你講的

都是真的，我不是說一定要你和我講真話，但起碼你不要戲弄我，我不看你的樣子

也無所謂，我也不介意你是怎麼醜的樣子，你起碼不要寄這樣一個相片來，我不是

希望和你在這裏玩，如果我希望和你在這裏玩，我一開始就跟你講了我是跟你玩，

無所謂，你給什麼，性啊，暴力啊，我也不介意，我自己覺得我是比較開放的，但

你一定要和我講清楚，你不要在我這樣期待的時候，給我一個不是我期待的東西，

我沒有這個興趣！」小強這段話是一氣呵成的，事隔很久，語氣和表情還是很激動。

雖然小強也知道，這個女孩可能只是想開個玩笑，但小強認為他玩ICQ是很認真的，

所以對於故意欺騙或耍弄非常的反感。 

中文系畢業班的小樹承認她幾乎對任何一個陌生的ICQ朋友都撒過謊。小樹玩

ICQ有四年的歷史，自始至終都保持著在ICQ上尋找陌生人的興趣。有趣的是，儘

管小樹在現實生活中沒有談過一次戀愛，但在網上卻表現得像一個情場高手。「我試

過說自己沒拍過拖，但那些男孩會覺得，你一定有點問題，沒男孩追，沒意思。一

定要說自己拍過拖。網上的男孩聽到你拍過好多次拖，好開心的。哇，好多人追過

你！就很有興趣。」小樹說對方問的最多的問題就是為什麼分手，於是她就會說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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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插足。「這時，你要表現得自己好像一個沒有心機的女孩子。因為累積起來的經

驗知道，原來這些男孩鍾意你這麼回答，那你就這麼回答。如果你說事實，他們可

能不鍾意聽。我覺得畢竟生活不是很戲劇化，好像電影一樣。如果你聊天遇到一個

陌生人，如果你說一些這麼平常的事，好像與熟人說的那樣，他會覺得好悶。你要

說些戲劇性的愛情故事。」小樹談起自己的「經驗」，儼然一副嫺熟老到的樣子。 

除了在個人經歷上欺騙或耍弄對方，有些人會在基本資料上造假。Harry有時就

會扮成女孩與男孩聊天，目的是為了教訓一下只想在 ICQ上認識女性以解除寂寞的

男性。「通常有些男孩會約你出來看一下，給個電話什麼的，然後我就發一張女孩子

的照片給他」，Harry說到這裏就笑起來，「最常見的問題是，你有沒有男朋友啊？然

後我就說，哎呀，我好寂寞啊！然後我就『不見』了（在ICQ上隱身）。」而阿珊造

假的動機則是為了「好玩」。她曾扮成小女孩，「20、21就大了一點⋯⋯如果你真的

是想玩一下⋯⋯就小一點，寫 16、17歲啦。」 

身份轉換不是網路時代才出現的新名詞，它在人類的傳播活動中始終存在著，

「人類的傳播活動包含了對身份或自我的妥協」（Stewart & Logan, 1998）。網路誕生

後，身份轉換的現象尤為突出，引起了研究者的特別關注。威索基（1996）在其博

士論文裏寫道：「一些人認為，基於 CMC的關係是不可信或不『真實』的；但事實

上，這些關係變得更加『真實』或更加可信，這是因為，參與者可以越過自身的身

份而發展關係。」在特克爾（1995）看來，這種「越過」或「轉換」是有其積極意

義的，因為賽博空間上的多重身份僅僅擴大了可獲得的自我的範圍，使個人更加完

整，值得一試。為特克爾的中文譯書寫導讀的黃厚銘（譚天、吳佳真譯，1998）也

認為，網路對個人的自我認同會產生一定的影響，網上化名所提供的彈性，容許個

人以前所未有的自由度來扮演各式各樣的角色。但特克爾的研究偏重於個人心理狀

況的剖析，她沒有進一步探討：當一方在虛擬現實空間探索自身時，雙方的人際互

動會變得如何？會不會因為這種探索所表現出來的結果與真實的個體有差異，從而

引起對方的虛幻感，導致人際關係的失落？本項研究顯示，身份轉換雖然有助於使

用者探索自我，但在對方不明就裏的情況下與之發生虛假的互動，這種欺騙行為一

旦被揭穿，可能導致對方的反感，從而為雙方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埋下危機。 

此外，有些人對自己的認同與他人對其的普遍認同相差甚遠，而在 ICQ上可獲

知的信息又太少，對這些人的瞭解只有通過他們自己的一面之辭，因此，當真實的

個體呈現在對方面前時，對方可能會覺得被騙了。這是ICQ帶給人際互動的不利面。

Lillian說曾經有一個很胖的男人通過 ICQ給她發了一張自己的照片，並問 Lillian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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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不胖。Lillian說她看到一個「200多磅，甚至 300多磅的肥佬」。但要命的是，那

個男人卻始終認為他並不胖。阿珊曾經約見過的幾個男生，個個都說自己長得很帥，

很有學識，但見面後阿珊發現完全不是。很難斷定這些人是有意說謊，還是真的這

樣看待自己。Kevin的話可以做部分的解釋：「可能我描述的東西不是我的東西，是

描述我心目中想描述的東西，那麼你說，究竟這個東西是真是假？它是我想到的哦。

我覺得我好靚，那麼我告訴你，我好靚，但只不過那個不是我。」 

儘管 ICQ上故意欺騙或耍弄的行為動機各異，但共同的一點是，使用者對此持

「遊戲」的態度。尤其對一些熟練的玩家來說，騙人是沒有心理負擔的，撒謊是遊

刃有餘的。當被問及有時會不會覺得不妥，小樹大笑著說：「不會！說著說著，就覺

得個個都這樣，沒什麼問題了。在現實中你對朋友說大話，你會有點不舒服，好像

騙了人，但在電腦上你不覺得有問題。」Lillian也覺得在 ICQ上說些謊話是無所謂

的，因為「大家都這樣」，「他是假的，我也是假的」，「你騙我，我騙你。」有趣的

是，即使被欺騙或耍弄的人，多數也能接受這個「遊戲規則」，很少有受傷的感覺。

當然，如果不明白或不接受這個規則而輕易投入，就可能受到傷害。像上文提到的

小強，以現實生活中交友的準則去要求ICQ上的朋友，自然會失望。這是否說明，

ICQ在某種程度上只是一個模擬人際交往的遊戲？參加遊戲的人都心照不宣，彼此

心知肚明？  

2.信息失真—信息自我控制或選擇 

阿瑜和Mak都認為，在ICQ上，人們會揚善隱惡，說些吸引人的話，或者強調

一些想讓人知道的事，而不會說自己是個普通人，有哪些弱點，更不會說有損自己

形象的東西。也就是說，在ICQ上，使用者可以精心控制或選擇信息的流動。如果

要刻意隱瞞一些信息，對方也很難覺察到。而面對面的傳播，語氣、眼神等很多元

素是暴露的，想要隱瞞相對困難得多。可以說，ICQ這一媒介為美化自我的行為提

供了便利的土壤。 

這麼做，對當事人而言，的確是好處多多。有些學者甚至認為，此舉對情誼關

係的發展也是有好處的。比如沃爾瑟（1996）關於CMC的超個人模型（hyperpersonal 

model）認為，CMC有時比面對面的傳播更加具有友好性和社交性，因為使用者有機

會做有選擇性的自我展示（可以選擇正面的信息），而這對營造一個社交的和友好的

氛圍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但本研究的結果卻表明，儘管有選擇性的或自我控制的展

示，可以營造一個良好的交流氛圍，但很可能是一個浮在表面的、甚至是虛幻的氛

圍。等到關係進一步深入，比如面對面，一切都顯露出來，會令對方有被欺騙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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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對情誼關係的發展反而不利。 

3.信息失真—性格不一致 

還有一個因素也會導致傳達給對方的信息失真，即在 ICQ上的性格表現與在日

常生活中不一致。相比較故意欺騙或耍弄、信息自我控制或選擇，這個因素是非主

觀的。威索基（1998）認為，人們會在網上展現出更多的個性特徵。在本次訪談中，

有11個人認為他們在ICQ上的表現與在現實生活中很不同，其中很大一部分人認為

自己在ICQ上比在日常生活中更加放得開。別看Joyce在ICQ上是一個很開朗的人，

在實際生活中卻很害羞，「一點聲音都不出，只是坐在一個角落」。也別看小樹在ICQ

上非常外向，現實生活中的她也是一個比較內向的人，「我的男同學們會覺得我很

悶」。Lai認為自己平時是一個很安靜的人，但在 ICQ上就有很多話說。小龜也說她

在ICQ上比在現實生活中主動和活躍。Sam會表現得比日常生活中誇張一點。Kevin

則不像平時那樣會控制情緒。Ray和瑩瑩會比平時「放」一點。另外，一小部分人認

為自己在ICQ上會變得更加溫柔。Jessica說她在ICQ上沒有現實中那麼強硬。阿瑜

則乾脆變成了「憂鬱王子」。對於這種「不一致」，使用者均認為這是展示自己真實

性格的另一面，不是虛假。Jessica更認為她在ICQ上的個性才是比較真實的。 

這種「不一致」當然與 ICQ的特點有關。ICQ的匿名性令使用者放鬆，展露出

平日裏無以展露的一面。而ICQ文字交流的特點又能使很多人從忙碌的日常生活中

沈靜下來，有機會去思考，探索自身，發掘自己性格的另一面。研究表明，比較之

電話或面對面，ICQ基於文字的特點能令使用者更加仔細地組織信息，更加鼓勵和

促進了親密的交流（Lenhart et al., 2001）。小龜的一段話很具有代表性：「我覺得ICQ

可以幫助認識自己。因為我與人對話，會打出一些字，然後我看到我自己這樣想自

己，這樣表達出來被人看⋯⋯通過文字，我就會清楚許多。」Lai認為面對面有時間

上的壓力，必須立即做出回應，而 ICQ讓她有充足的時間思考以及組織文字。「我可

以想出一個很聰明的笑話回應他，所以ICQ上面我變得比較可愛，比較聰明。」Jessica

也認為純粹的文字交談對她而言是更加容易表達自己的方式：「我文字的運用比說話

語調的運用好得多！」 

此外，認識「身體」（body）在虛擬現實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一方面，身

體代表著社會性，身體在場，某種身份就得到了確認。在社會學家吉登斯（Giddens, 

1991）看來，身體外貌（body appearance）和行為舉止（demeanor）是性別、階級、

地位和職業身份的符號工具。個體在公共場所與他人互動時，須使其行為舉止適合

日常活動的一般準則。人際互動中少了身體所提供的線索，可能帶來人際關係的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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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即傳播缺乏社會性。而另一方面，既然身體是「權力」（power）關係運作的場

域，受制於種種社會規範，那麼在缺乏身體的電子互動中，人們用以判斷身份的依

據失效，個人則可以從中解放出來，根據自己的喜好創造另一個自我。本研究表明，

日常生活中性格比較內向的使用者，尤其會利用ICQ的特性，透過網路語言，實踐

去身體化（disembodied），以充分展現自我。但這麼做的好處僅就個體而言。研究同

時也顯示，這種網上網下的不一致，對雙方情誼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可能是一個隱患。 

4.關係脆弱 

除了信息失真，關係脆弱也是ICQ情誼關係給人虛幻感的原因之一。首先表現

在關係不對等。Joyce認為她在ICQ上付出了真誠，卻沒有得到真誠的回報：「可能

因為你與他沒有直接的關係，你不是他身邊的朋友⋯⋯你有什麼事，他不會幫忙的。」

其次是關係的輕易解體。Ray曾經在 ICQ上對一個女孩有很大的好感，兩人的關係

幾乎發展到了要見面的地步。但因為 Ray暑假離開香港一段時間，沒有與那個女孩

聯繫，回到香港後，那個女孩就有了男朋友。Ray回想起這段經歷，感覺就很虛幻。

另一個關係脆弱的表現是，關係解體之後的「不能承受之輕」。在現實生活中，情誼

關係一旦解體，當事人內心或多或少有些波瀾；但是面對 ICQ情誼關係的解體，當

事人更多的是無所謂。比如Ray，發生了前面提到的那件事後，不愉快的感覺也沒有

在他心中停留很久，「沒什麼特別的感覺。」瑩瑩說：「在現實中，你與朋友分開會

很不捨得；ICQ分開沒有什麼感覺。他不理你，你也不會覺得不開心。」Angela的

看法是，在 ICQ上「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一個人與你發展關係，也可以很輕易地結束

一段關係而不用感到對不起或歉疚。」 

5.技術侷限 

此外，技術本身的侷限也會影響使用者對 ICQ交友的感覺。比如想給對方一個

擁抱，即便有表示擁抱的符號，也是冷冰冰的。在阿瑜看來，朋友若是要深入交往，

僅維持在ICQ上面是不行的，而要在現實生活中與他互動。「為什麼男的在一起要喝

酒抽煙？感覺我們做共同的事情，我們有共同的語言」。 

（二） 真實 

有趣的是，一方面，人們認為ICQ上充斥著謊言，另一方面，人們又覺得 ICQ

上的某些交流是非常真實的。儘管上文歷數了 ICQ交友的種種虛幻表現，但同樣有

不少受訪者認識到其真實的一面。甚至有些人在訪談中，一開始言之鑿鑿一口咬定

是「虛幻」的，後來也不經意地轉向了「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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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是很真實的。有很多交流是很真實的⋯⋯大家的心情是真實的。（蟲

蟲） 

 

我會覺得它是真實的⋯⋯雖然只是文字上的交往，但是某種程度上都會覺

得他是真心跟你交往。（Martin） 

 

在前面的文獻中，筆者提到電子存在、無媒介這兩個概念。使用者感受到了一

種存在，或者說相信了這種存在，那麼這種存在就是真實的，並不需要物理空間上

的眼見為實。而ICQ所營造出的虛擬環境，就是無媒介的效果，讓使用者身在其中

而不自知。與虛幻一樣，真實是使用者對 ICQ情誼關係的評價，是對這一客觀存在

的直接感受，看似矛盾，卻不可否定。 

除了 ICQ本身可以營造出電子存在和無媒介的感覺，使用者的自我揭露

（self-disclosure）更是產生真實感的重要因素。在人際關係中，為了減少不確定性，

增進關係的發展，參與者往往需要做一定程度的自我揭露。傳統人際關係理論認為，

人們只有在物理空間上接近、有同樣的背景、彼此吸引時才會做自我揭露（引自

Littlejohn, 1999）。然而威索基（1996）認為人們在網上比面對面更多更快地分享個人

信息。他們不用擔心被拒絕，也不用擔心私隱被揭發，知道匿名這一點令他們很放

鬆。從這一點來說，由於虛擬現實中的人們比物理現實中更容易拋開束縛，大膽地

自我揭露，反而有利於人際關係的發展。 

本研究還發現，ICQ的使用環境和背景大大促進了自我揭露。自我揭露不是發

生在真空中的，相反，它需要依賴背景和環境（Fitzpatrick，1988）。ICQ這一媒介本

身的使用特點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有利於訴說的氛圍。它不是集體活動，而是單獨進

行的，尤其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個人比較寂寞、脆弱，這正是催生人們訴說的最佳

時刻。商科一年級的瑩瑩，使用ICQ四年了，她的感覺就是這樣的：「夜晚，自己一

個人，有時突然地情緒低落，好想找人聊天。」 

瑩瑩曾在 ICQ上與一位男孩保持了兩年的密切關係。筆者在他們的對話實錄裏

看到，兩個從未見過面的人之間的自我揭露是非常真實深入的。他們不僅聊到了各

自的暑假計劃，打什麼工，去哪裏旅遊，也會談到更加私人的問題，比如毫無保留

地告訴對方申請了哪些學校，各科的考試成績等等，更會向對方傾吐心事。以下是

瑩瑩與該男孩的一段ICQ對話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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瑩瑩：為什麼父母總喜歡把孩子拿來比較？他們不知道孩子討厭這樣嗎 

網友：有什麼事麼∼？跟父母鬥嘴了？ 

瑩瑩：中五那年考會考便是這樣，真討厭有個跟我同年的“父親同事

的女兒” 

網友：唔⋯他們怎樣說呢? 

瑩瑩：xx的女兒說中文很容易，但我則不太懂，你懂不懂？ 

網友：我不懂？你指的是試卷？ 

瑩瑩：是呀，考A level（第一級）的中文和英文。在社會上被人拿來

跟人比較是逼不得已，為何在家也要如此 

網友：中文難不到我的（我現在主修中文的），英文卻不懂。我想∼人人

各有長處，完全不可以比較的。不過，父母拿子女跟別人比較，

也可見他們對子女有很大期望。 

瑩瑩：我知道這個。但還是感到不開心。我總是希望他們會愛我，無

論我做什麼，都會接受我。 

陸、結論 

本研究以 ICQ上陌生異性的情誼關係為切入點，探討了虛擬現實對人際傳播的

影響。文章回答了以下四個問題：陌生異性是否容易在 ICQ上產生情誼關係；該關

係轉移到現實生活中，能否順利地發展下去；關係解體會採取什麼樣的策略；使用

者如何看待ICQ上的情誼關係。 

第一個問題的研究發現支持了「人際關係解放說」，即陌生異性極易在ICQ上迅

速產生情誼關係。在虛擬現實的背景下，人們較容易付出關心、產生想像或進行調

情，即「關心—感動」、「想像—愛戀」、「調情—吸引」三種模式。這三種模式在ICQ

上的表現比在現實生活中更加強烈，所起的作用也更加有效。究其原因，即時性、

匿名性、神秘性、大膽直露的表白、純粹的文字交流帶來巨大的想像空間以及越來

越豐富的表情符號，這些ICQ人際傳播的鮮明特點，把人際關係從物理空間的限制

中解放了出來。可以這麼說，純粹在ICQ上，人際關係存在著解放的巨大可能。當

然，除了ICQ的上述特性，人際關係能否得到解放，還與使用者的性格、專業背景、

社會屬性、介入程度以及使用動機等有關。使用者以得到他人的認同為主要使用目

的，比以單純獲取信息為主要使用目的，更加容易在 ICQ迅速上產生情誼關係，亦

介入得更深。女性比男性更加容易投入。對現實生活中從未談過戀愛的人，ICQ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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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具有誘惑力。 

對第二個問題的探索，卻更多地與「人際關係失落說」不謀而合。儘管ICQ為

新的人際關係推波助瀾，儘管有一小部分人成功地通過 ICQ尋找到了生活中的另一

半，進一步的研究卻發現，產生於 ICQ上的情誼關係，總體來說很難經得起物理現

實的輕輕一擊。ICQ上產生的情誼關係在見面後能否維持下去，要看使用者幻想是

否過多，期望值是否過高，雙方是否瞭解等等。ICQ上深入的交往容易導致使用者

有深入的幻想，而一旦現實與期望形成了一個落差，幻想就很容易破碎。這裏的落

差不僅包括一般所認為的外形上的落差，更主要的是感覺（言談舉止）上的落差。

若在 ICQ上的交往根本就是膚淺的，見面後更可能因為性格不合而終結關係。整體

看來，ICQ上的情誼關係發展到面對面，效果是不理想的，人際關係從而失落的可

能性非常大。 

當產生於 ICQ上的情誼關係解體時，有別於物理現實中情誼關係解體的多種方

式，多數使用者會自然而然地採用以ICQ為天然屏障的間接策略，採取直接策略的

很少。這些間接策略主要包括雙方的漸漸疏淡和單方的抽身而退，以免去直面問題

的尷尬。這也是ICQ人際交往的一大特點。一方面，ICQ這一媒介本身允許情誼關

係以比物理現實中簡單的方式進行了結，另一方面也說明了ICQ上情誼關係解體的

過於輕易，令使用者加深了對ICQ交友的虛幻感和不信任感。對於第三個問題的回

答其實也反映了虛擬現實對人際交往的負面影響。 

第四個問題本身很複雜，其答案注定也是複雜的。總體看來，研究結果同時但

都部分地印證了「人際關係失落說」和「人際關係解放說」。使用者對ICQ上的情誼

關係充滿了矛盾的態度。一方面，信息失真、關係脆弱、技術侷限等因素令他們感

覺虛幻，從而使人際關係向不利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電子存在、無媒介以及自

我揭露又令他們覺得真實，因而人際關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 

深入地看，單單在信息失真這一方面，也呈現出了複雜的結果。具體說來，首

先，用以探索自我的身份轉換雖然是ICQ的特點所鼓勵的，卻僅僅停留在虛擬空間

才有積極意義。一旦雙方見了面，身份轉換被識破，容易導致對方的反感，致使關

係的失落。其次，在 ICQ上，使用者可以自由地控制或選擇信息的流動。雖然這麼

做可以營造良好的交流氛圍，但一旦被對方發現存在刻意隱瞞，對情誼關係的發展

反而不利。其三，因為ICQ的匿名性令使用者放鬆，而ICQ文字交流的魅力又能使

人們有機會去發掘自身性格的另一面，再加上在ICQ的交流中，身體是缺場的，這

一切都很容易激發人們在ICQ上有與日常生活中不一致的性格表現。雖然這種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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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是非主觀的，而且對某些人來說，是充分發展自我的途徑，但或許不利於雙方情

誼關係的進一步發展。 

由此可見，虛擬現實對人際傳播而言是一把雙刃劍。首先，在虛擬現實的背景

下，情誼關係在不同的階段呈現不同的特點。關係發展初期，因為ICQ的特性，「關

心—感動」、「想像—愛戀」、「調情—吸引」三種模式極大地促進了人際交往，其效

果根據使用者的特點而不同。關係進一步發展時，儘管電子存在、無媒介、自我揭

露等因素為關係的解放提供了有利條件，但故意欺騙或耍弄、信息自我控制或選擇、

性格不一致等信息失真的現象，以及使用者對 ICQ持遊戲的態度，可能導致關係的

隨時失落。當關係從虛擬空間轉入物理空間時，失落的可能性增大，主要原因是使

用者幻想過多，期望值過高，雙方不瞭解等等。關係解體的方式比物理現實中簡單

和輕易。 

其次，就陌生異性而言，虛擬現實對個人與對互動關係的影響是不同的。一些

利用虛擬現實特點的做法可能為個人帶來好處，甚至有利於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

（Walther & Parks, 2002），卻不利於進一步的人際交往，以致關係的最終失落。這種

情形頻頻發生，容易使個人對在虛擬空間發展新關係的信心產生動搖。筆者就在訪

談中捕捉到了這一趨向。曾經的ICQ重度使用者，隨著對在ICQ上結交新朋友的特

點的深入了解，興趣亦減弱。這個發現與香港早期研究的發現有很大的不同。比如，

香港小童群益會（1999）的調查表明，超過七成受訪者曾在網上結識新朋友，其中

更有九成受訪者表示喜歡在網上結識新朋友。這可能與當時ICQ才興起不久有關；

另外，中學生使用 ICQ「好玩」的成份居多，而大學以上的使用者對情誼關係有了

更高的要求。 

本研究探討了在全球資訊發展的今天，文本式的 ICQ使用對陌生異性的情誼關

係造成的影響。研究發現可謂喜憂參半，而稍稍傾向於人際關係的失落，雖然這裏

的「失落」比先前的文獻（暗示的缺失）有更豐富的內容（如使用者做積極的自我

展示，抱有遊戲心態等等）。也許，ICQ更適合用於增加熟人之間的親密度。未來應

該針對熟人間的關係進行研究，看在使用ICQ之前已經建立的情誼關係，在使用ICQ

之後是如何發展的。 

此外，本次研究的樣本主要是香港青年學生，未來的研究則可將對象群適度放

大，關注不同國籍、不同種族、不同地區、不同年齡階段、不同職業背景、不同社

會經濟地位的人使用 ICQ交友的情況和態度，並可與本研究相比較。即便在青少年

群體中，使用者的性格、愛情觀等影響情誼關係的因素，亦需要做進一步的深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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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未來的研究還可以探索借助了視訊技術的 ICQ是否會產生新的人際互動情形。

最後一點，本研究的發現僅能推論到與 ICQ有相類似特性的 IM軟體，對於其它的

CMC人際傳播工具，這些因素是否亦會有相似的影響力，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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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exploring the roman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ICQ users who are strangers in physical reality, 
this study reveals how virtual reality affect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context of virtual reality, romantic relationship present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In the beginning, due to features of ICQ, relationships are greatly advanced 
through models of “care-move,” “imagine-love” and “flirt-attract,” whose effects vary 
according to users’ attributes; as relationships move forward, although telepresence, 
nonmediation and self-disclosure are beneficial for relationship liberation, information distortion 
including intentionally cheating, information self-control or selection, and inconsistent 
personalities, as well as users’ joking attitudes toward ICQ, may easily lead to relationship loss; 
when relationships migrate from virtual space to physical environment, the possibility of 
relationship loss may be enhanced by high degree of illusion and expectation or low degree of 
familiarity with each other. The strategies of relationship disengagement are simpler and easier 
than in physical reality. 
In addition, some traits of virtual reality that may benefit individuals can, on the contrary, 

weaken further communication between physical strangers, and lead to final loss of the relationship. 
High frequency of such phenomena will decrease one’s trust on developing new relationships in 
virtual space. The author thus suggests that ICQ might be more useful in increasing intimacy 
between acquaintances. 

 
Key Words：ICQ,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 lost, relationship liberated, virtual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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